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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　　万斯同（１６３８—１７０２），字季野，号石园。崇祯十一年正月生

于浙江鄞县（今属宁波市）。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卒于北京，终年

六十五岁。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及门弟子，清初浙东学派重要学

人之一。他自康熙十八年四十二岁时以“布衣”被聘入京，先后

协助《明史》监修、总裁徐元文、徐乾学、王鸿绪等人纂修《明史》，

直至去世，为《明史》修纂贡献了毕生的精力。在时代、家庭和师

友的影响下，万斯同从一个文学之士到明史专家，从讲求“慎独”

的王阳明学派的信徒到笃信“实学”的颜李学派学人，从拒不仕

清的明朝遗民故家子弟到清朝官修《明史》的主要纂修者。其充

满矛盾的一生，是明末清初历史的产物，也是清朝第二代学人的

典型代表之一。他自己晚年回忆说：

　　仆生平学凡三变。弱冠时为古文辞诗歌，欲与当世知

名士角逐于翰墨之场。既乃薄其所为无益之言以惑世盗

名，胜国之季可鉴矣。已乃攻经国有用之学。谓夫天未厌

乱，有膺图者出，舍我其谁？时与诸同人、兄弟自有书契以

至今日之制度，无弗考索遗意，论其可行不可行。又思此道

迂远，而《典》、《考》、《志》诸书所载，有心人按图布之有余

矣。而涂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，其君相之经营

１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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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、与有司之所奉行、学士、大夫之风尚源流，今日失考，

后来者何所据乎？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，今此非王事乎？

祖不难以身殉，为其曾、玄乃不能尽心网罗，以备残略，死尚

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？①

我们通过对万斯同生平的研究，大体可把他上述学术活动和思

想发展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。

　　（一）明末至康熙五年左右。

　　万斯同出身在一个和明朝历史相终始的世袭官宦之家。始

祖万斌，元末随朱元璋起兵，以功授永平卫副千户，洪武五年征

漠北而死，赠明威将军、指挥佥事。斌子锺，洪武二十八年授宁

波卫指挥佥事世职，死于“靖难之役”。锺子武，征交趾死。武弟

文，御倭寇死。此外，万锺的女儿义颛，在哥哥和弟弟死后，“守

志不嫁”，泣血抚养万文的遗腹子万全成人。故世称万氏一门

“四忠三节一义”。斯同的父亲万泰，崇祯九年举人，江南复社著

名领袖，曾参与黄宗羲等人发起的联名驱逐阉党阮大铖的斗争，

南明鲁王政权授官“户部主事”，万泰辞，“请以布衣视事”。江浙

失守，隐居故庐，以屈原自居②。但自万斯同懂事以来，这个家

族正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急遽走向衰落。斯同的青少年时代正

好在这种“国破家亡”的痛苦中度过。顺治二年，清军攻占宁波。

斯同一家四处逃难，母亲和祖母先后死于战乱，家中藏书毁于兵

火，故第被清军辟为营帐。父亲去世之后，家况更加萧条，兄弟

八人，全靠躬耕和教书自给，随时处于饥饿的边缘。万斯同曾以

万氏世代居处的“逸老堂”之兴废为题，生动地描述万氏家族明

清之际的变迁说：

２

①

②

刘坊《天潮阁集》卷一《万季野先生行状》。

参见本书附录《万氏世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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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万氏之居此堂者凡五世矣。当我祖之时，往来于此者

大多拥车骑，盛冠盖，赏花钓鱼，笙歌交沸，此一时也。迨我

考之时，胜友毕集，谈词如云，赋诗响答，声摇林木，又一时

也。至我兄弟侣鱼虾，友麋鹿，樵夫牧笠皆得与我争席，而

往日之风流都不可仿佛矣。则是六十年间阅万氏之盛衰者

莫此堂若也。以盛若彼，以衰若此，吾兄弟之居此堂者得不

愧于先人耶？吾祖若考两世皆一人，乃成就卓卓若此，今吾

兄弟八人，反无一人克振其箕裘者。青毡失于偷儿，故第夺

于戍卒，携妇若子，栉比以居，俯仰此堂，能无骨悚？此我兄

若弟所以抚膺椎心而泣血也。①

　　万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对万斯同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

响，铸就了他穷且益坚的个性。他认为“承家者在乎立身，而不

在乎富贵，立身者在乎诗书礼乐，而不在乎显达”②。他终身不

慕荣华，持“名节”自励，以“布衣”修史，表现出令人景仰的人格。

自幼对“异朝”和“异族”的仇视，奠定了他以明遗民自许和终身

不仕清廷的思想基础。坎坷的命运和忧愤的思想曾激发万斯同

去做一个文学家。这一时期，他常常跟随兄长们“出与郡中诸大

家为文会”③，讲论诗文，互相唱和，写下了许多抒发遗民失国之

恨和抗节反清的诗文，如他在众多的诗句中把明亡喻为“赤日

颓”、“金瓯变”，把清军斥为“腥尘”、“狼烟”、“豺虎”④。万斯同

的诗文具有浓郁的史学气氛和强烈的现实性，如组诗《西竹枝

词》五十首，以宁波地方历史典故为题，讴歌“忠义”爱国人物，斥

３

①

②

③

④

万斯同《石园文集》卷八《逸老堂记》。

万斯同《石园文集》卷八《逸老堂记》。

万言《管村文抄内编》卷一《李重明墓志》。

参见万斯同《石园文集》卷一《述旧》、《述怀二首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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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奸佞卖国行为；又如《（明史）新乐府》六十八首，“采明室轶事

而系之以诗”①，被时人誉为“《明史》之前驱”②。均表现出万斯

同以诗系史的才能。万斯同后来虽然弃文治史，但却一直对文

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，进入北京史馆之后，他常与著名诗人朱彝

尊、查慎行、孔尚任等互有诗文唱和，曾专与著名诗人吴殳、李嶟

瑞等人讨论诗学问题。吴殳因著《答万季野诗问》、《围炉诗话》

等，其中也包含着万斯同对诗歌批评的见解。他曾为李嶟瑞、张

贞、徐兰、汪文柏等人的诗文集作序，论及清初诗文，也颇有见

地。

　　（二）康熙五年至康熙十八年左右。

　　康熙四年，万斯同入黄宗羲门墙之后，渐次觉得在百废待

兴、民生凋蔽的社会里，“章辞之学”不足以济世救人。于是他决

心放弃当文学家的念头，转而从古今制度中去探寻济世救国之

策，“详究其始末，斟酌其确当，定为一代之规模，使今日坐而言

者，他日可作而行耳”③，含有推翻清朝，光复故国之意。在这种

思想支配下，万斯同更加刻苦地攻读经史著作。他先后到过当

时江浙著名藏书楼云在楼、天一阁、传是楼等地读书和抄书。由

于名师的指点和勤奋好学，万斯同以通晓经史、典章、地理、六

书，乃至泰西推步之学，成为浙东地区年轻而渊博的学者。他常

常参加地方各种“讲会”，倡导经世实学。

　　万斯同最初是王阳明学派的信徒，尤其崇尚“处幽独若处明

廷”的“慎独”思想④。这种思想强调个人意念的修炼，忽视客观

４

①

②

③

④

万斯同《新乐府·题词》。

李邺嗣《杲堂文抄》卷二《万季野新乐府序》。

万斯同《石园文集》卷七《与从子贞一书》。
（雍正）《宁波府志》卷二十五《儒林传·万斯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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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和功利行为。刘宗周说：“独之外别无本体，慎独之外别无

功夫。”①这种思想使万斯同乃至整个黄宗羲学派的言行非常矛

盾，他们一方面提倡研经读史，经世致用；一方面又怯于投身现

实生活，趋于洁身自好，坐而论道的避世行为。万斯同和黄宗羲

学派所奉行的“慎独”思想曾遭到当时慈溪学人潘平格的猛烈攻

击。潘氏是清初与颜李学派“不谋而合”②的反理学的思想家。

他提出“朱子道，陆子禅”，旗帜鲜明地反对宋明理学。他强调躬

行实践，济世救人，指责“闭户穷巷，独善于闬里”的避世行为是

一种“绝不以天下生民为念”的残忍行为③。康熙八年，潘氏到

宁波讲学。此后，万斯同曾“往诘其说”，与潘氏当面辩论，结果

却接受了潘平格的思想④。所以，万斯同的好友郑梁说：“季野

之学近宗梨洲，远溯蕺山，其于阳明固未尝墨守之也”。⑤ 事实

证明，潘平格的思想不但增强了万斯同反理学的观念，而且也是

促成其改变隐居避世行为的一大动因。康熙十二年，万斯同、斯

选兄弟积极参与由知府邱业组织的《宁波府志》的纂修。笔者认

为，这是万斯同与政府合作的开始，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

折点。

　　在跟从黄宗羲学习的过程中，万斯同开始侧重于史学，尤其

是明代历史的学习研究，他首先对通史下过很大功夫。其学友

黄百家说：“康熙丙午、丁未间（康熙五、六年），余与先生及陈子

夔献读书于鄞县外之海会寺。见先生从人借读二十一史，两目

５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刘宗周《刘子全书》卷十三《中庸首章说》。

李塨《恕谷后集》卷十三《醒盦文集序》。

潘平格《求仁录辑要》卷五。

参见李塨《恕谷后集》卷六《万季野小传》，《求仁录辑要》卷首毛文
强《潘先生传》等。

郑梁《寒村诗文选·五丁集》卷一《送万季野之京师序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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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肿。”①并开始补辑《历代史表》。康熙九年前后，他又在著名

藏书家姜希辙家系统地阅读了《明实录》，“默识暗诵，未敢有一

言一事之遗”②。也广泛阅读过明代众多的野史、家乘，结合父

兄师友、故家遗老之闻见，进一步奠定了他全面驾驭明史的基

础。这段时期，万斯同写下了不少读《实录》和野史的笔记，对明

代历史和史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其中有的思想后来直接影响

了《明史》修纂。入京前后，万斯同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明史专家。

如浙西史家潘耒称赞万氏精于明史说：“细大能默识，有触如倾

盆。此学足名世，海内无其伦。”③斯同北上修史，其师黄宗羲诗

称“四方身价归明水，一代奸贤托布衣”④，学者郑重也说“天生

季野，关系一代史学”⑤，并非全是溢美之词。

　　（三）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四十一年。

　　万斯同进京之后，很快结识了颜李学派学人李塨、王源等

人。修史之余，他常和这些人在北京的“碧山堂”、“江南会馆”、

“岁寒书屋”、“梅花堂”等学者聚集处讲论经世实学。思想上进

一步背离了“王学”，成为颜李学派的重要支持者和传播者之一。

李塨写到：

　　自孔孟没而圣道邈然失传，陵夷汉唐，至宋明而歧途互

出，佛老俗学，浸淫杂乱，（颜元）先生崛起，树周孔正学，躬

行善诱，志意甚伟，而传闻不出里闬。王（源）子来学，渐播

６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黄百家《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》，见钱仪吉《碑传集》卷一百三十
一。

方苞《方苞集》卷十二《万季野墓表》。

潘耒《遂初堂集》卷二《赠万充宗》。

黄宗羲《南雷诗历》卷四《送万季野北上》。

黄百家《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》，见钱仪吉《碑传集》卷一百三十
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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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内。如吴涵、万斯同、王复礼……以名宦、闻人传布其说，

而道日益著。①

　　这一时期，万斯同学术成就达于鼎盛。除修史之外，他还完

成了《历代史表》、《昆仑河源考》、《历代纪元汇考》等经史著作。

同时，他又协助徐乾学编著了《通鉴后编》、《读礼通考》等书。在

京期间，万斯同一方面与当朝名公大臣如李光地、王士祯、汤斌、

吴涵、陆陇其等多有交往，称清廷为“本朝”②，为当代清官廉吏

作传，反清情绪有所减弱。但另一方面又始终以明朝遗民子弟

自居，表现出执着的名节观，其思想和行为在现实环境中始终难

于调和如一。

　　万斯同一生的交游大体可分为两类：其一是明遗民和前明

故家子弟，其二是提倡经世致用和反理学的学者。

　　万斯同交结的遗民及故家子弟，大多直接或间接参加过明

末抗清斗争。入清之后，他们又坚不出仕，以名节自励。这些人

对万斯同的为人和“忠义”史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。如宁波著

名遗民李邺嗣与万斯同交往最深，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，

邺嗣拒荐。次年，万斯同北上修史，邺嗣很不以为然，在给万氏

送行之际，以东汉同隐弋阳山的郑次都和郅军章分道扬镳的故

事相讽。全祖望认为，这是万斯同“终不受官职”的一个原因③。

明遗民及故家子弟熟悉明朝掌故，感“亡国”之痛，因而普遍关心
《明史》修纂。他们在和万斯同的交往中，向万氏提供了许多有

助于修史的事实。如福建上杭刘坊，祖父和父亲为明代云南地

７

①

②

③

李塨《恕谷后集》卷一《王子传》。

参见温睿临《南疆逸史·凡例》引万氏之语，万世标辑《万季野先
生四明讲义》等。

参见全祖望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十一《李杲堂逸事状》，李邺嗣《杲
堂文续抄》卷三《送万季野北上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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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官，明亡，先后“殉节”，“全家八十余口同为灰烬”，刘坊流浪到

京，与万氏相识，他熟知晚明西南史事，“于永历颠末，川黔事迹，

谈之历历如在目前”①，刘、万二人相聚数年，情投意合。又如北

平王源与万斯同同事于《明史》馆，其父王世德为明崇祯“禁卫亲

臣”，“熟悉先朝遗事”，曾著有《崇祯遗录》一书，此书录入史馆，

万斯同看后觉得“甚有裨于正史”②。同时，明遗民及故家子弟

也把执掌史笔的万斯同作为自己的代言人，希望万氏能为他们

的父兄说话，昭忠彰节，书之汗青。如黄宗羲把万氏视为“国史”

的化身③。著名遗民顾炎武、费密等皆因奉先人“忠节”行状入

史馆与万氏叔侄相识④，这也是万斯同在《明史》修纂中特别强

调明遗民的历史地位和“忠义”史学思想的一大原因。

　　万斯同反理学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也与其交游有关。蠡

县李塨是万斯同后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。李著《大学辨业》一

书，以《周礼》所言“三物”，即“六德”、“六行”、“六艺”，为古代庠

序之“业”，反对理学家对《大学》一书的穿凿。万斯同读罢此书

“击节称是”。并在该书序言中进一步批评程朱理学对“业”的解

释说：“程子谓大学之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，而朱子引之。

夫既知为大学教人之法，何不即以‘三物’之教释之？而乃指之

为‘穷理’。夫言学习‘三物’，则‘穷理’在其中，但言‘穷理’，则

学习‘三物’之事或未实矣。”⑤顺天刘献廷，其学“主于经世，自

象纬、律历以及边塞、关要、财赋、军器之属，旁及岐黄者流，以及

８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参见刘坊《天潮阁集》卷首，李世熊《寒支初集》卷二等。

万斯同《石园文集》卷七《王中斋先生八旬寿序》。

黄宗羲《历代史表序》，见万斯同《历代史表》卷首。

参见顾炎武《与黄太冲书》，《费燕峰先生年谱》等。

万斯同《石园文集》卷七《大学辨业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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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、道之言，无不留心”①，万斯同“最心折献廷，引参《明史》馆

事”，两人同室而居，思想十分投契。著名历算家梅文鼎不但通

晓中西历法，而且还善于制作天文仪器。梅应邀入京参修《明史

·历志》，与万斯同相交五载，“昕夕过从”。和梅的交往使斯同

认识到西方历算“实可补中国所未及”，要修好《明史·历志》必

须“兼通两家之学，而折其衷”②。此外，著名考据家阎若璩也常

和万斯同一起切磋古代礼制和地理问题。胡渭著《易图明辩》，

曾问序于斯同，两人关于“河图洛书”的看法非常一致③。地理

学家顾祖禹，文学家孔尚任、戴名世、朱书、张贞、朱彝尊等也和

万斯同有过学术或思想方面的交往。

　　万斯同史学活动和著述表明，其史学研究的重点在明史、补

作旧史、学术史、考据学和宋季史五个主要方面。其史学萌生于

明末清初的浙东地区，师承于黄宗羲。悠久的浙东历史文化传

统；明末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宋学衰亡、汉学兴起的学术趋

势，是万斯同史学形成的三大社会原因。关于万斯同史学的渊

源和特点，笔者已有专文论及④，兹不赘叙。万斯同一生著述很

多，所涉及的学术面较广（参见１９３７年《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捐

册》载沈昌佑撰《万季野先生遗著目录汇志》）。其著述大体可分

为自撰和助编两类。自撰著作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有《历代史表》

等十四种。其中《石园文集》、《石园存稿》、《石园藏稿》、《石园残

稿》、《万季野先生遗稿》与《群书疑辨》为其诗文集，内容互有损

益重复。只知梗概而其书已佚的有《声韵源流考》等三种。只知

９

①

②

③

④

全祖望《鲒埼亭集内编》卷二十八《刘继庄传》。

万斯同《石园文集》卷七《送梅定九南还序》。

胡渭《易图明辩》卷首万斯同《易图明辩序》。

参见拙文《万斯同史学平议》，载《云南师大学报》１９９２年第４期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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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名不详其内容的有《石鼓文考》等十五种。助编的著作主要有

五种：助邱业纂成（康熙）《宁波府志》三十卷，已佚。助徐乾学编

成《资治通鉴后编》一百八十四卷（原缺第十一卷）和《读礼通考》

一百二十卷，今存；助编其八世祖万达甫著《皆非集》，今存。最

后是争议颇多的《明史稿》（卷目无定说）。目前学术界尚未完全

确定可信的《明史》万稿，因而我们还不能轻易将其作为研究万

氏史学的材料。同时必须看到，有别于一般《明史》稿分撰者，万

斯同一直处于《明史》监修、总裁高级“助理”的地位，其工作显然

主要是协助监修、总裁发凡起例，统筹全书，在各分撰史稿的基

础上再进行刊削加工等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无万氏则《明史》无今

书，但今本《明史》又实非万氏一人之力而成之。

二

　　《明史》是我国封建王朝主持修纂的最后一部“正史”，也是

中国古代官修“正史”历时最长的一部史书。从顺治二年开馆修

《明史》，至乾隆四十七年最后改定，著录于《四库全书》，再次颁

布天下，首尾断续长达一百多年。其间又可大体分为以下四个

阶段。

　　（一）顺治二年至康熙十八年，《明史》之草创时期。

　　顺治二年，南明的历史尚未结束。是年五月，清政府便根据

四川道御史赵继鼎的建议，开始设官修纂《明史》。这一时期，由

于战事频繁，政局动荡，民族矛盾尖锐等原因，政府难能专心于

此；而直接主持者冯铨、洪承畴、刚林、范文程等人不过是援例

“监修”史书的官员，未能专司其事。纂修官郎廷佐、图海等人也

大多非清代著名学人，因此，由于人才和资料相对匮乏，迄康熙

十八年，《明史》修纂一直成效甚微。但这只不过是表层原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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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》成书艰难的深层原因是众所周知的“忌讳”问题。这个问

题可以说一直困扰着《明史》修纂的整个过程。清初，为巩固政

权，统治者更多注重的是支持新政权的“法统”原则，而不是封建

“道统”原则，因此，朝野上下，有关《明史》修撰的“忌讳”特多，也

特别敏感和危险，许多历史和史学问题也一时难于解决。尽管

如此，这一时期《明史》修纂工作依然取得了一些成就。首先，政

府曾多次下令收集《明实录》、邸报及民间野史群书等，为后来修

史奠定了基础。其次，政府对某些“忌讳”问题也开始有了宽容

的趋势，例如顺治十二年，汤斌上书言《明史》事，提出“今顺治

元、二年间，尚有未达天心，临危致命，此与海内混一窃名叛逆者

不同。宜下诏宽宥，俾史臣得免瞻顾”，得到顺治皇帝的赞同。

又如康熙四年征集史书，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“虽有忌讳之语，

亦不治罪”等。其三，留下了一些修史成果。由于有关这一时期

《明史》修纂的资料太少，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切说明这一时期的

史官们究竟取得了多少成果，但至少不能说是空白。直接的证

据就有顺治九年，著名史家傅维麟分修《明史》，自称“所纂不过

二十余年（史事）”，同时，他还利用修史之余私撰《明书》一百一

十七卷。迨康熙十八年重修《明史》，此书仍为史馆所参稽①。

此外，著名学者钱谦益也曾短期任《明史》副总裁，他还私撰过

《明史》（佚），其所著《明实录辨证》等文，对后来官修《明史》修纂

也颇有影响②。

　　（二）康熙十八年至雍正元年，《明史》之基本完稿时期。

　　如果没有“三藩”之乱，《明史》修纂的进程也许会相对快些。

１１

①

②

陆陇其《三鱼堂日记》。

参见徐乾学《憺园集》卷十九《修史条议》，刘承干《明史例案》卷二
引王鸿绪《史例议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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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藩”之乱和郑经入扰东南，不但打乱了清政府的日常工作，而

且使政治局势又趋复杂和紧张。康熙十七年，平乱战争进入尾

声，政治局势渐渐缓和，清政府及时出台了一项颇具影响的文化

怀柔政策———征召“博学鸿儒”特科。与此同时，《明史》修纂工

作又被重新列上议事日程。这一时期，由于清政权越来越稳固，

康熙帝高度重视《明史》修纂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政府通过征召“博

学鸿儒”聚集了一批全国一流的学人，前后主事的昆山二徐（元

文、乾学）、汤斌、王鸿绪等不但堪任史职，而且能够通过他们的

社会关系广泛联系不少著名的在野学者参与其事。笔者还特别

注意到，这一时期，《明史》修纂的不少主事者和秉笔者，其先人

都多少与《明史》必须记载的内容（特别是晚明史）直接相关。因

此，他们不但非常熟悉明史，而且更希望把他们祖先的宦迹忠节

载入《明史》。作为政府方面，眼看江山日益牢固，也希望通过

《明史》修纂（还有其他史志）一方面牢笼天下士人，一方面宣扬

封建伦理和道统原则，从根本上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。于

是，两种原本对立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也极易在新的形势下互

相让步，互相包容，逐渐趋于一致。

　　这一时期的《明史》修纂工作又可分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阶

段。

　　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四十一年，先后由昆山二徐、熊赐履、

王鸿绪等实际负责，由万斯同等协助主编。基本程序是先由史

官阄题分班，按时序撰成草稿，汇总后再由各总裁、监修官刊定，

陆续进呈皇帝审阅。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，康熙帝认为“纂

修《明史》事关紧要，更极繁难，若监修、总裁人少，恐或偏执私

见，不符公论”，命扩大《明史》监修、总裁人数。同月十九日，正

式增补勒德洪、明珠、王熙、李霨为监修官，增补陈廷敬、阿兰泰、

汤斌、王鸿绪、徐乾学、李振裕为总裁官。康熙二十二年，初步完

２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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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万历之前的史稿。康熙二十六年四月，昆山二徐又进呈“《本

纪》七卷，《列传》十五卷”。康熙二十八年二徐被劾，准备离京，

是年十一月，徐乾学奏称“正德、嘉靖两朝《列传》及《地理志》、

《职官志》、《艺文志》今已脱稿”，并请将《河渠志》、《儒林传》、《文

苑传》及其他在纂史志稿带归故里继续修纂完稿后，再“缴送史

馆”。康熙二十九年昆山二徐离京后，万斯同为诸总裁所留，主

要助王鸿绪裁定《列传》稿。这时，史馆旧人大多物故星散，《明

史》修纂一度松弛。康熙三十三年，重召王鸿绪等来京修史。康

熙三十六年，先后以大学士王熙、张玉书、伊桑阿、李天馥、熊赐

履为《明史》监修官，以张玉书、陈廷敬、王鸿绪、张英等为总裁，

分任专阅，纂修工作又复加快。

　　康熙四十一年，熊赐履进呈《明史》稿四百一十六卷。关于

熊赐履如何修史和《明史》熊稿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。但可以肯

定的是，《明史》熊稿是康熙十八年以来史馆稿的改本，也是后来

王鸿绪修史的依据。从各种记载看来，这个本子可能对昆山二

徐及万斯同等人先期留下的史稿改动较大，朝野上下都不满意。

尽管学术界从未发现和认真讨论过《明史》熊稿问题，但有一个

本子值得注意，那就是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所谓万斯同《明史》四

百一十六卷，清抄本，自嘉庆年间从都门书肆展转流入北图。北

图馆藏目录导卡旧题“万斯同撰”（今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《明史》

亦依此著录），但检读原书，均无署称万斯同编撰此书之任何痕

迹。早年李晋华先生校读后指出，此稿与万稿既不相同，与王稿

也不相同，“乃介于万稿与王稿之间者也，特为何人核定，则尚未

能断定耳”①，谢国桢先生断此稿为“康熙时初修四百一十六卷

３１

① 李晋华《明史纂修考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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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也”①。此稿不独卷数与熊赐履进呈稿吻合，内容削而不载南

明三王史事，其史识既不同于前期徐、万之见，亦不类后来之王

稿。笔者初步认为，此稿很可能就是经熊赐履改定的《明史》万

稿，有待深入研究。

　　从康熙四十一年到雍正元年，主要由王鸿绪负责。王鸿绪

是《明史》修纂的资深史官和功臣之一。早在康熙十八年，他就

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参修《明史》。康熙二十一年，扩大监修、总裁

人选，他又以内阁学士充《明史》总裁官。康熙二十六年，丁忧回

籍。康熙三十三年，又被荐回京修史。康熙三十六年，奉特旨以

《明史》总裁“董率分纂诸臣”。虽然如此，自康熙二十一年以来，

他一直以总裁的身份主要负责《明史》的《列传》修订工作，终其

一生亦未为《明史》监修官。《明史》熊稿进呈后，康熙帝非常不

满。康熙四十二年，有专谕责问熊、王二人，称该书神宗之后记

载多有不确，直令将“本朝兴兵之由”载入《明史》。康熙四十三

年，又谕斥“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，或据传闻者有之，或用稗

史者亦有之。任意妄作，此书何能尽善”。这时，万斯同和康熙

朝第一批史官已先后去世。康熙四十八年，王鸿绪以原官解任

回籍，首先对其所司之《列传》部分再次进行修订。康熙五十四

年，交由其子进呈。次年，王鸿绪奉特旨来京修书。余暇，他又

对《明史》全书进行修订。雍正元年六月，进呈《明史》全稿三百

一十卷，即《横云山人明史稿》，又称《明史》王稿。它无疑是康熙

朝《明史》修纂的结晶。

　　（三）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年，《明史》殿本之形成时期。

　　由王鸿绪个人进呈的《明史》稿一直未经“宸断”，故雍正帝

认为“有明一代之史，屡经修纂，尚未成书”，遂于雍正元年七月

４１

① 谢国桢《晚明史籍考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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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令重修《明史》。但我们注意到，雍正帝对《明史》修纂的关注

实不如康熙和乾隆二帝，终其一朝几乎没有论及《明史》的谕旨。

由于这一时期主要是在《明史》王稿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成书，因

此，整个修史的规模也远不如康熙朝，监修、总裁大多是援例负

责，纂修官的整体水平不高，在野学人的参与也很不积极。但这

一时期，《明史》修纂的主导思想和基本方法依然是康熙朝的延

续。首先，《明史》修订的依据主要是来自康熙朝的“史馆稿”，又

称“旧稿”或“王稿”。其次，从这时史官及在野学人有关《明史》

修纂的言论看来，诸如主张以《实录》参群书、强调如实记载南明

历史、表彰忠节人物等，依然是康熙朝《明史》修纂所关心的问

题。其三，不少纂修官和康熙朝史官有着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。

例如，时任《明史》总裁的张廷玉为张英之子，其父曾为《明史》总

裁。王鸿绪去世后，其族兄王顼龄曾为《明史》监修，他也是康熙

朝硕果仅存的史官。又如，重要史官杨椿称其早年曾随父亲杨

大鹤在京修史，尤谙康熙朝《明史》修纂之原委和章法，被目为这

一时期的“万季野”。史官梅瑴成即梅文鼎之孙，《明史》天文、历

志，多赖其祖孙二人先后完成。史官陆奎勋为康熙朝史官陆葇

之侄，早年曾随其叔父在京修史……由此可见，《明史》修纂的确

凝结了几代学人的心血！

　　但这一时期《明史》修纂的进程依然很慢。从雍正元年到五

年，由于主要纂修官意见相左，关系不和，修史工作几无进展。

主要分歧或表现在当时两位重要史官汪由敦和杨椿之间。汪氏

较为推崇《明史》王稿，主张据此尽快成书；而杨氏则认为王稿问

题太多，主张用现有之书与王稿“细加讨论”，他一直对雍正朝

《明史》修纂质量多有微词。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来，这一时期

《明史》修纂的基础依然是王稿，内容和体例均无重大变化。从

雍正六年正月开始，《明史》以“旧稿”（即王稿）为蓝本，分由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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